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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迅速发展以及在线教育普及化，使得当前青年大学生在网络集群行为中逐渐具有主

体性地位。但目前，高校对于虚拟社群风险的防控依旧存在滞后性、被动性、应急性等缺陷，作

为高校意识形态引领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力量之一的高校党团组织在应对大学生网络集群

行为中也存在一定的组织缺位。在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风险控制过程中，高校应在准确把握其内

涵特征、风险成因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基层党团组织的影响力、引导力和制约力，从网络环境、

主体心态、制度管理等不同维度，通过合理化建设，使实体性的党团组织能够充分进入互联网阵

地，从而有效引导与规约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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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Cluster Behavior Risk by the
Grassroots Party and League Organizations

ZHOU 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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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popularization  of  online  education  gradually  empower
you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status  of  subjectivity  over  the  network  cluster  behavior.  Therefore,  it  is
urgent for colleg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virtual community risk and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lagging behind, passivity and emergency. As one of the main forces of value guidanc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the Party and League organizations need to fill the organizational gaps
in  response to  the  network cluster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risk  control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cluster  behavior,  colleges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grassroots  Party  and  League
organizations on the basis of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risk. As a
result,  substantive  Party  and  League  organizations  will  fully  enter  the  Internet  position  through  rational
construction,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network  environment,  subject  mentality  and  system
management,  through  rational  construct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guide  and  regulate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cluster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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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影响力不断扩大，

成为人们在除物理空间之外获取信息，表达思想、

情感、态度的重要虚拟载体，随之而来的“网络集

群”也成为一种人类新型的聚集形态。2014 年 2
月 27 日，“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宣

告成立，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没有网络安

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可见，“网络安全”是关

系到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安全稳定的重大问题，是

国家除物理空间安全维护之外的又一重要工作任务。

高校大学生由于其年龄结构、生活习惯、思维

认知、行为喜好等群体共性特质，与当前的互联网

存在着高度黏性，这种“超级匹配”使得青年大学

生成为当前网络媒体最为庞大的使用者和引领者，

其主体性地位对互联网舆论的发生和走向具有不可

忽视的作用。在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中，高校党团

组织作为具备系统性、稳定性和纪律性等特点的重

要组织化载体，应当对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发挥有

效的引导和规约作用。但长期以来，高校多数党团

组织因其传统实体性特征的约束，在网络集群行为

风险控制中力量无法充分发挥。因此，在把握大学

生群体网络集群行为特征、成因基础上，进一步推

进高校基层党团组织在网络社群中的影响力、引导

力和制约力，对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进行有效引导

和规约，是当前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一个重要着力

点和突破口。 

一、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内涵及特征

分析
 

 （一）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的主体性内涵

作为一种非制度性的群体行动，集群行为是

 “在相对自发的、不可预料的、无组织的以及不稳

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反应的行

为”
[1]。相对于组织行为和制度行为，集群行为缺

乏事前确定的组织程序和制度规范，具有自发性、

无组织性、短暂性、非理性以及非常规性等特点。

网络集群行为则是集群行为进化到互联网时代的新

生形态。网络集群行为不仅对上述物理空间的集群

行为的特征具有一定继承性和同构性，同时也进一

步演化出了不同于传统物理空间集群行为的例如快

速性、匿名性、跨域性、低成本等特征 [2]。因此，

相关学者针对网络集群行为进行了新的界定，认为

它是“一定数量的、无组织的网络群体，围绕特定

的现实主题，在一定诱发因素的刺激下产生的，以

意见的强化与汇聚为特征的，具有现实影响力的网

民聚集”
[3]。而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实际上就是对

上述网络集群行为的主体进一步特定具象化，即指

 “大学生网民群体基于共同的认识，围绕该群体关

注的话题或事件而自发产生的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

集聚”。这类行为通常是受校内外各种社会环境因

素影响的，它既可以发生在校内，也可以发生在校

外，既可以由高校师生引发，也可以因校外人员引

发。只要与大学生有关，涉及的行为主体是大学生，

即可认定为是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随着互动技术、

个性化应用技术的不断开发，互联网以其丰富多彩

的内容、跨时空的交流、平等的沟通等独特优势吸

引着当今“95 后”“00 后”在校大学生蜂拥在网

络社群获取信息、交流思想、发表观点、寻求声援

乃至号召行动[4]。与社会群体性事件相比，大学生

网络集群行为具有一定的主体特殊性。

首先，从行为的参与主体来看，大学生是网民

群体中的重要部分。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

布的《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网民数量中占比最

大的是 20～29 岁这一年龄段人群，占整体网民数

的 21.5%；并且通过对网民的职业分类统计得出，

学生群体占比最高，为 26.9%。可以说，青年大学

生网民群体由于其年龄结构、生活习惯、思维认知、

行为喜好等方面的特点与互联网用户特质之间存在

极高的匹配性，使得其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当前互联

网中数量最为庞大的使用群体，并以绝对数量的优

势对网络舆论的发生和走向发挥着群体性影响，成

为当前网络集群事件的主要“当事人”
[5]。

其次，从行为的发生载体来看，大学生是“网

络集群行为易发地”中的活跃用户群。QQ、微信、

微博、直播小视频、知乎……这类可以新闻跟帖、

话题交流的即时通信平台形成了一个个强大的虚拟

性的公共互动空间，作为移动自媒体的热门平台，

这些虚拟社区以其独特的吸引力，紧紧伴随着每一

个青年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通过对当前在校

98 上 海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年 第 44 卷



大学生网络使用习惯的抽样调查发现，如今大学生

人均日常使用至少 3 种上述移动自媒体软件，90%

以上的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便是始发于这类热门虚

拟社群平台。自媒体时代让学生可以在简单的“点

赞”“复制”“粘贴”“发送”中完成信息扩散，

这种便捷且缺乏过滤和控制的传导机制无疑对大学

生网络集群行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者，从行为的诱发事件来看，大学生常是热

衷并参与热点事件的积极关注者。青年大学生正处

于成长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公民的关键时期，他们

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拥有较高知识文化水平、

乐于探寻真相且敢于质疑权威。他们是推动国家和

社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与此同时，青年大

学生由于其价值观尚处逐渐成熟与完善的阶段，因

此他们在看待各类政治问题和社会现象时，也常常

易以情感统摄理性、以自我感受统摄客观事实，这

常常使喜欢主动介入、自发参与、积极推动的大学

生群体无法做出理性判断，仅停留在“人云亦云”

 “跟风参与”的热闹表面，从而将一个热点话题变

成了一场群体性事件。 

 （二）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的风险特征分类

网络集群行为根据不同的维度可划分为不同类

型。如按引发的事件类型可分为法治、民生、文化

事件等；按规模大小可分为小群体网络集群、大群

体网络集群和超大群体网络集群；按性质可分为社

会失范行为、文化叛逆行为、表达权利行为和犯罪

行为等。但这些分类未反映出网络集群行为所造成

的影响和后果，因此，基于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风

险影响及控制的视角，可以将其从影响性质和影响

程度两个维度进行分类。

从影响性质来看，可将网络集群行为分为正面

效应行为和负面效应行为两类，而风险影响集中体

现在后者。正面效应行为是指以传播正面价值和积

极建构性行为为主。如大学生传播和“点赞”具有

正能量的媒体信息、在网络学习交流共享平台互动、

主动参与具有积极意义的网上社会活动等。负面效

应行为指具有明显的危害性或可能进一步恶化的风

险性网络行为。例如：鼓吹网络谣言，传播负面新

闻；传播恶俗的行为和扭曲价值观念；肆意传播法

律法规禁止的信息，撺掇和鼓动线下冲动行为的发生等。

从影响的程度来看，可分为常规性网络集群行

为和异常性网络集群行为，其风险性主要体现于后

者。异常性网络集群行为是常规性网络集群行为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主要是指其上升到较为严重

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程度。网络集群行为是网

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前续阶段，尤其是具有负面效

应的网络集群行为容易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高校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比较典型的例如北京大学

燕京学堂事件、西南政法大学搬校风波、南京大学

 “保校门”事件、武汉大学解聘门事件等，这类事

件引发的异常性网络集群行为的影响程度都已超越

校园范围，社会风险较大。 

二、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的风险成因

分析
 

 （一）环境风险：迭代型的互联网环境释放

结构性压力，让学生“参与感”增强

互联网环境千变万化，无论是网络技术方法的

更新、载体平台软件的替换还是信息内容本身的多

样化都会给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埋下一定风险隐患。

从美国学者尼尔•斯梅尔塞价值累加理论的“环境

条件”“结构性紧张”因素分析来看，互联网的特

殊环境释放了结构性紧张，为大学生参与集群行为

提供了类似于真实的情境。现实生活结构中的压力、

心理紧张及缺乏畅通的利益诉求机制会促使大学生

积极寻求“网络民主”，而网络多样和便捷的传播

方式为他们提供了可发声平台。同时，互联网信息

的快速裂变性也为网络集群行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对于社会热点话题、重要新闻、热门事件等，一个

情绪化观点便可将客观信息进行二次意义编辑并迅

速传播，在此过程中现实事件被聚焦、放大甚至扭

曲，这在无形中加大了网络集群行为的风险性。 

 （二）群体心态风险：从众心理让“意见领袖”

在大学生群体中唤起普遍情绪和共同

信念

在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中，大学生这一群体的

社会心态特征无疑是对集群行为风险的决定要素。

心理学研究认为，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的心理基础

是从众心理。首先，作为“95 后”“00 后”的这

一代独生子女，该群体受到“跟风”心态和同侪压

力的影响，让他们养成了选择“与大家站在一边”

的习惯；其次，大学生是一个特定年龄段和社会阅

历层次的群体，具有很强的同质性，他们的生活场

域、学习目标、思维想法、兴趣爱好、情感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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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认知等都有高度的相似性，在价值判断与信念

态度上往往具有一致的好恶标准。因此，大学生在

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常常是主观上求共识、行为

上随大流、情感上互相寄托的。这也促使网络集群

行为中的“意见领袖”能够较为容易地在这个特定

群体中唤起普遍情绪和共同信念。在网络集群行为

形成过程中，当“意见领袖”将自己的错误信念上

升为群体普遍性观点时，青年大学生由于受“习惯

性跟帖”的思维影响便顺理成章地“听从排队”，

不经意间成为了网络“意见领袖”的力量基石，而

这种“跟风”便可能造成一定的网络风险。 

三、党团组织对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

风险控制的必要性分析
 

 （一）当前引导和规约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

存在缺位

当前互联网的开放性、快速性和匿名性等特性，

使得高校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化管理机制与在应对瞬

息万变的互联网突发事件中存在适应性不足，尤其

在网络集群行为引导规约制度的建设中，存在滞后

性、被动性、应急性等风险控制缺陷，从而导致大

学生网络集群性在发生时难以进行有效管理。

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风险的控制可分为日常引

导和紧急规约两部分。但无论是日常引导还是紧急

规约，目前我国高校在面对突发的大学生网络集群

行为时，大多处于一个较为被动和僵硬的状态。一

是引导和规约责任主体尚不明确。目前，在大学生

网络教育实际工作中，真正被调动起来发挥作用的

大多是高校学生工作部门及院系辅导员，而作为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力量之一的基层党团组织并

没有被明文要求纳入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风险管控

环节的主体责任中，使得本应全面立体、具备一定

育人功效的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成为

了“高校分管领导−院系分管领导−辅导员−大

学生”的单向信息传达与管理体系，党团组织在引

导规约机制中的作用缺位使得现有风险防控收效甚

微。二是引导和规约策略缺少主动性和人本性。从

引导和规约策略的角度看，目前高校主要是在行政

指令下按固定流程应对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呈现出了

 “跟着趋势走一步看一步”的状况。同时，研究发

现，这类带有强制性色彩的命令不但无法对大学生

网络集群行为进行有效引导和控制，甚至可能会导

致矛盾的激化，激起学生逆反心理，无法起到理想

的风险控制效果。网络集群行为缺少组织化的引导

和规约，可以说是风险控制的一大痛点。而作为高

校思想政治引领主体力量之一的传统党团基层组织，

其在网络集群行为应对中的功能缺失是造成这一痛

点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许多校园网络集群行为发生

前后，高校没有充分发挥基层党团组织优势，形成

良好的上下联动应对机制，实现对舆情的准确把握；

没有充分发挥基层党团组织的制度优势，实现对舆

情的有力疏导；没有充分发挥基层党团组织的动员

功能，形成一致的团结队伍和可以依靠的学生力量。 

 （二）高校党团组织在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

风险控制中的优势分析

 “解铃还须系铃人”，对无序行为的引导与规

约需要成熟且有序的行为来实行。因此，正确认识

高校基层党团组织在引导和规约大学生网络集群行

为方面所具有的“先天优势”，强化其网络建设来

应对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风险控制十分必要。高校

党团组织在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风险控制中的优势

在于：一是高校基层党团组织具备的高度成熟组织

化特点使其可以“触角健全、空间完整、覆盖全

面”，能够对发生、发酵于网络的集群行为的引导

规约落实到每个大学生个体，进行点对点思想政治

教育；二是基层党团组织的思想性、感化性与包容

性特质可以有效动员和吸纳“意见领袖”，并转化

为对大学生具有正向意义的示范和标杆，从而形成

网络环境的整体正向引导；三是基层党团组织凭借

其稳定性、纪律性的制度化特质，可以对大学生网

络集群行为进行有效组织规约。从大学生党组织、

团组织建设的视角看，网络已经从技术层面深刻地

改变了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心态，活跃于

学生群体中的基层党团组织既具有秩序性、组织性

强的特点，同时其紧密联系大学生日常生活，所提

供有效的“对症下药”策略更能在大学生网络集群

行为发生时被学生所接受。故高校在大学生网络集

群行为引导和规约中引入基层党团组织并切实发挥

其组织、制度功能优势，形成党团组织应对大学生

网络集群行为风险控制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网络集群行为带来的高风险性和破坏力使得高

校必须高度重视基层党团组织的网络建设工作。因

此，在思考和应对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过程中，高

校基层党团组织可以借鉴互联网的优势改善自身工

作模式，利用网络空间构建党团建设新格局，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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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学生网络自组织联合开展活动，以互联网新思

维突破既有的工作旧模式，着力拓展党团组织在网

络时代的工作领域和作为空间。在发展网络党建、

团建等工作中可以将其特有的组织性、理智性和价

值导向性渗入到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引导之中，使

大学生形成良好的组织纪律意识和价值辨别意识，

从而控制具有不良社会影响的网络集群行为。同时，

将高校实体基层组织的结构建设和制度规范渗入到

虚拟互联网空间中，用组织化、制度化的力量规范

网络空间，形成网络言论自由与高校舆情监控之间

的动态平衡，从而确保网络环境的安全稳定。 

四、控制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风险的

组织应对策略
 

 （一）环境发展策略：以阵地占领抓住网络平台

话语权

网络把不同地域、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大学

生网民群体集合起来，使其互动更加频繁，交流更

加紧密，高校基层党团组织应充分发挥自身环境育

人的功能，努力打造积极正向、健康稳定的网络环

境，要在第一时间内争取到话语权，占领舆论制高

点，将谣言、传言的空间挤压到最小限度，充分发

挥组织的影响力，打造积极正向、健康稳定的网络

环境。

首先，在载体形式建设方面，学校基层党团组

织不仅要主动占领网络阵地，以先进的文化理念营

造一个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环境，同时，

还应契合大学生互联网载体的使用喜好，采用大学

生喜闻乐观的交流方式，如微信、微博、公众号、

直播、校园论坛、聊天室等交互式信息交流方式进

行有说服力、有针对性的宣传和沟通。基层党团组

织可以通过有效载体的建设，营造公平公开、互动

和谐的网络环境，及时了解大学生思想行为动态，

以科学合理的交流平台让大学生在维持网络活动

 “参与感”的同时，缓解其自身与外部之间因摩擦、

矛盾和隔阂引起的离散和不稳定情绪，从而释放结

构性压力，降低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的风险。

其次，在内容建设方面，要立足国情、民情、

网情，构建贴近大学生学习生活实际、符合大学生

精神思想需求、具有特定问题指向和价值指引的特

色性内容[6]。虽然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的平台建设遍地开花，但其在内容建设上，仍

然存在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实际需求结合不够紧

密的缺陷，由于对大学生实际诉求的回应乏力而导

致无法走进大学生网民群体的“内心”。因此，党

团组织可以通过主动服务、差异开发等方式建好网

络阵地，以内容环境的独创性、特色性来获取大学

生网民的青睐，从而艺术性地向当代学生精确传递

主流声音，增进他们对不良事件和信息的“免疫力”。 

 （二）主体优化策略：以角色介入引导积极的

社会心态

学校党团组织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力，做好

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中学生群体的引导教育工作。

首先，高校基层党团组织应发挥测评大学生网络社

会心态和行为表征的重要功能，据此了解他们的网

络化特征，预测网络集群行为发生发展趋势，从而

建立具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和预防措施，从大学生

网络集群行为动因上减少其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的可能性。同时，在个体心态引导方面，基层党团

组织应重点从情绪转化和道德感化两方面入手。一

来要对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情绪及时进行转化及疏

导，及时把握一些有风险的意见与态度，有针对性

地做好引导排解工作，二来要通过基层组织规约，

强化大学生网络道德自律，培养大学生树立网络荣

辱观，学会辨别是非、理性思考、谨慎行动。

其次，高校基层党团组织应充分发挥“榜样示

范”功能，强化对“意见领袖”或活跃的学生骨干

的培养和引导。从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的产生、发

展过程中发现，意见领袖或者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生

骨干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此，高校基层党团

组织在大学生网络管理中要注意对“意见领袖”的

分类引导，既要争取客观理性的学生骨干的支持，

也要引导思想偏激的活跃分子进行理性思考。一方

面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话筒”，树立正确的典

型，进行榜样激励，重视发挥大学生“意见领袖”

的积极作用，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风向标；

另一方面要特别注意引导在网络群体特别是大学生

非正式网络群体中涌现出来的“意见领袖 ”，有针

对性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引导，使其朝着积极健康的

方向发展，从而消除网络集群产生的错误情绪和信

念，有效地预防大学生群体的盲动行为[7]。 

 （三）机制构建策略：以制度建设规约网络行为

规则

高校基层党团组织应在大学生网络行为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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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抓住主动权，发挥组织制约管理功能，构建科

学规约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的风险管理工作机制，

以有型的层级组织介入缺乏组织结构的异常性网络

集群行为，将无组织的力量以组织化的方式进行整

合和规范，找到高校党团组织与大学生对接的新

接口。

首先，建立完整的信息沟通网络。例如将“寝

室长−班委−党团支部−院系党团组织−学校党

团组织”沟通网络化，形成系统性的信息互动网络，

确保学校各层面及时感知学生思想与行为动态，从

而提高预警和反应速度；其次，基层党团组织应充

分发挥自身制度优势，构建有效应对“事件全过程”

的管控机制。以大学生网络表现建立“预警档案”，

从而确保事前具备通畅的信息调查基础，能快速排

摸隐患；事发时，要具备高效的信息评估机制，能

够确保及时对事件进行全面分析、疏导和解决；事

后，要建立科学的分析机制，建立案例库，完善高

校的应急预案措施。同时，高校基层党团组织应在

网络应急中充分发挥能动作用。异常性网络集群行

为情况变化迅速，在应急措施中上级主管部门不如

基层党团组织了解信息便捷。因此，对于突发性网

络集群事件，高校党团组织角色建构首先应从信息

的共享入手，上下联动，调动各个层级的党团组织，

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舆情调查和意见搜集，快速对

事件做出回应，把握处理事件的先导权。此外，高

校还应加强基层党团组织在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风

险控制工作的人员配备，例如在网络党团组织建设

中设立舆情信息管理专员，从而第一时间发现舆情

动态，确保学校上级相关部门可以及时对学生的各

类诉求进行沟通和反馈，从而有效控制大学生网络

集群行为的发生。
 

五、结束语

伴随着互联网全面进入高等学校，大学生网络

集群行为形式变得多种多样，事件走向瞬息万变，

舆情发酵速度极快，给校园网络安全造成重大风险。

因此，积极应对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是新时期下

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建设的重要课题。而基于大学

生网络集群行为内涵、特点及成因特征研究的基础

上，深入探讨高校党团组织在网络教育中的发力点

与建设模式，进一步推进基层党团组织力量，来积

极应对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的风险控制，是未来做

好高校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切

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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